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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被日軍侵佔期間，不少愛國青
年、青少年學生投奔抗日武裝組織──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部分更是香港名校
畢業，精通外語的 「番書仔」，是大營
救和情報工作的幕後英雄。黃作梅、黃
作材兄弟便是其中的代表。黃作材在大
哥黃作梅影響下，暗地從事情報工作，
卻被日軍逮捕，遭受了半個月暗無天日
的牢獄之災，期間險暴露身份，更目睹
原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遭受酷刑。更
令黃作材憤怒的是，他出獄後回到家中
，父親卻因情報站被搗破而生活無依，
最終被活活餓死。國仇與家恨，埋藏在
心中多年，現時已88歲的黃作材感嘆
： 「歷史需要銘記！」

大公報記者 文軒 朱晉科

黃作材的大哥黃作梅是皇仁書院高材生，香
港淪陷後投奔東縱，任國際工作小組組長，營救
國際友人。當時讀華仁書院、年僅十五歲的黃作
材，在大哥的指引下，與家人一齊參與抗日，他
雖不像大哥在軍隊中擔任要職，卻也在情報站中
時常配合軍中要員，完成重要任務。而一次驚險
的任務改變了黃作材的一生。

偽裝雜貨店掩飾情報站
「我被安排在剛成立的一個情報站裡當一名

小夥計，並改名黃國雄」。黃作材清楚地記得，
情報站位於深水埗，以 「廣恒雜貨店」為掩飾，
大哥作梅是 「老闆」，父親長駐管理，實際上是
國際小組和英軍服務團聯絡的情報交換站，雙方
成員常在閣樓碰頭開會，而他則在樓下邊賣貨邊
放哨警戒。

「有一天，大哥作梅約我在外面碰頭，只見
他判若兩人，剪了平頭裝，穿一套殘舊對胸短打
唐裝，腳踏布鞋，要我送他一程。到了大埔滘碼
頭，他就乘船走了，途中沒說多少話，只告訴我
他有緊急任務，要趕回司令部。」黃作材後來得
知，原來是英軍服務團中出現了叛徒，將情報站
的秘密泄露，黃作梅才緊急撤離，但為了不打草
驚蛇，情報站依然維持雜貨店的偽裝。

但日軍並未放過黃作材等人。沒過幾天，兩
三個穿白綢短打的日本人趁天色未亮之際，將黃
作材與父、姐一同押走。但是日軍沒有搜出什麼
東西，其父、姐當晚獲釋，僅作材一人被關押在
高等法院（舊立法會）的地牢。地牢石室中約有
40人，英軍服務團組長陳養與原香港醫務總監司
徒永覺均關押在內。

黃作梅在當時頗有名氣，是日軍主要的逮捕
對象之一，黃作材憶述說，被捕翌日，一個軍曹
帶着翻譯入來，把一幀照片示給獄中各人，高聲
問： 「你們認不認識這個 『矮仔黃』？」 「輪到
我，一看，嚇一跳，是我大哥作梅，心想，這回
死定了。」不過，由於黃作材年紀尚幼，鮮有人
知道他與黃作梅的關係，兼之他易名行事，獄中
僅陳養一人知他身份。 「陳養低聲對我說： 『不
要怕，這裡只有我知道你的身份，只要我不說，
就沒人知道』」。果然軍曹問了一圈無人答應，
黃作材亦低頭裝作不知，才避過一劫。

父親生活無依活活餓死
不過，即便沒有暴露身份，獄中的生活依舊

艱辛。黃作材被囚15日，日日在地牢深處，不見
天日，每天只一個小飯糰，難以果腹。日軍的殘
暴更令他心驚膽寒，他曾親眼目睹司徒永覺被電
鞭抽打至遍體血痕。日軍在黃作材身上一無所獲
，囚禁半個月後便將其釋放。但他出獄後見到陽
光，竟由於與牢裡的常年黑暗反差太大，當場暈
倒。而更令他憤怒的是，回到家中發現父、姐雖
被釋放，卻因情報站被搗破而生活無依，沒過幾
天，其父竟被活活餓死！

如果說黃作材之前參與抗日只是因為國仇，
此番便是再添家恨。黃作材至今談起此事仍忍不
住有些激動： 「我們當時無後路可退，只有奮勇
殺敵才有生存的可能！這段歷史雖過去大半個世
紀，但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忘記歷史就等於背
叛，我覺得我們需要銘記！」

抗日期間，情報員秘密傳遞信
息的方式多種多樣，既有電視熒幕
上常見的雞毛信，亦有較為隱秘的
蠟丸傳信。身為小情報員的黃作材
也使用過多種傳信方式，但有一次
差點被日軍截獲，幸虧同場的大哥
黃作梅臨危不亂，國際工作小組成
員林展自然應對，才保得住珍貴的
情報。

煙仔藏情報預備跳天井逃生
在深水埗廣恒雜貨舖未被日軍

發現是情報站之前，黃作材除了在
店裡偽裝成小夥計，也不時當其兄
作梅的跑腿，傳遞情報。 「有次，
我被作梅叫到界限街找他，當時他
和女情報員林展正在客廳談工作，
卻忽然聽到敲門聲響」，正在憶述
的黃作材，神情突然緊張起來， 「
林展馬上湊到防盜鏡邊上一看，只

見一個日本軍曹帶着翻譯前來」。
「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一是

例行檢查，二就是已經發現了我們
的據點。」黃作材說，那時他們傳
遞信息的方式是將秘密情報寫在一
張薄薄的小紙片上，然後和煙絲捲
入煙仔內，以作隱蔽， 「當時作梅
略作考慮後，便馬上把兩三小卷情
報密件跑入尾房交給我，要我注意
他的信號，如有不測，就把文件吞
下肚然後爬窗從簷篷跳下天井逃生
。」黃作梅交代完便去開門迎客。

黃作材知道事情緊急，立馬靠
在窗邊，一待兄長暗號，便立馬翻
窗逃走。他豎起耳朵仔細聽着外面
的動靜，卻聽見通曉日文的林展在
外對答如流，並未起衝突，料想是
例行檢查。不過日本人一直未走，
黃作材的一顆懸着的心便一直未能
放下。

最終林展順利地將日本軍曹打
發走，神經緊繃的黃作材才放鬆下
來。他笑言，現在說來簡單，但當
時的情況卻是驚險萬分，若非親歷
不能感受得到， 「這可比電視劇裡
的緊張多了」。

臨危不亂臨危不亂力保珍貴情報力保珍貴情報

黃作材被日軍釋放之後，由於
之前的司令部早已轉移，輾轉大半
年才找到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部隊
。他回歸之後，沒有繼續做情報工
作，而是在領導的推薦下去學習電
台運作。黃作材與記者分享了不少
他在電台裡的趣事。

「1943年，那時我才十幾歲，
腦袋靈得不得了，學了兩個月就學
會了如何發電報。」由於電台翻譯
需要一定的英文基礎，當時極度缺
乏這方面的人才，而黃作材跟着英
文極好的哥哥黃作梅一學就會，沒
過幾個月，還當上了電台的台長。

黃作材說，其後黃作梅參與救

援了大批英軍官兵和美國飛行員，
飛行員知恩圖報，便將隨身攜帶的
朱古力、罐頭等食物送給了東江縱
隊。在當時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
年代，這些朱古力、罐頭都是極為
難得的上等食品，時任東江縱隊政
委的尹林平見電台的人都是群十來
歲仍在發育的孩子，便將食物都分
給了幾個電台。 「我就好風騷啊，
打仗一樣食美國佬的罐頭！」黃作
材提起這一段往事，忍不住眉飛色
舞。

替軍隊高層接收機密
戰爭時期的電台人員身負重要

職責，是軍隊高層接收機密情報的
重要渠道。黃作材跟隨尹林平一直
打到江西，在抗戰勝利後又跟過葉
劍英和陳庚。 「葉帥派了一個加強
營保護我的電台，他說，連長可以
死，指導員可以死，但我不能夠死
。」他頓了一頓笑言， 「因為我要
是死了，葉劍英就 『又瘸又聾了』
。」

在電報員之間，亦有着非同一
般的默契。黃作材於1947年擔任新
華社香港分社電台的台長，與負責
毛澤東、周恩來電報方的電報員在
社裡見面。 「我們根本不用介紹，
一打幾個鍵馬上就認出了對方。」

短短數月當上電台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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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仇與家恨，埋藏在
心中多年，黃作材感嘆
必須銘記歷史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林珍目睹姐姐在日軍暴打下仍然林珍目睹姐姐在日軍暴打下仍然
堅強不屈堅強不屈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戰前林戰前林珍珍（（左一左一））五五
歲時歲時，，與大姐林展與大姐林展（（
中中））及及哥哥合影哥哥合影

相片由林珍提供相片由林珍提供

▼▼香港光復後香港光復後，，黃作梅曾黃作梅曾
拒絕港英政府的邀請當高拒絕港英政府的邀請當高
等華人首席代表等華人首席代表，，幫助管幫助管
治香港治香港。。圖為圖為19531953年年，，黃黃
作梅在大兒子黃偉建剛誕作梅在大兒子黃偉建剛誕
生後不久生後不久，，與夫人雷善儒與夫人雷善儒
合照於家中合照於家中

▲1953年，黃作梅在長子黃偉建滿月時
，與家人合照。前左二為黃作梅母親，手
抱黃偉建。前排右一為黃作梅

▲1955年4月，參加第一屆在印尼萬隆召開
亞非會議，中國代表團部分成員經香港新華
分社時，於淺水灣留影。圖左七為黃作梅，
左八為黃作材

▼1955年，「克什米爾公主號」遭美蔣特務炸
機，黃作梅遇難，他與其他烈士安葬在北京
八寶山烈士紀念碑下，總理周恩來參加公祭

▲▲19441944年年33月月1818日日，，圖左起黃作圖左起黃作
梅梅、、周伯明周伯明、、曾生曾生、、林展林展、、饒彰饒彰
風於現在的深圳市土洋村東江縱風於現在的深圳市土洋村東江縱
隊司令部附近合照隊司令部附近合照


